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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街上匆匆地走着，走
到一座公厕前，突然停了下来，
不是想进公厕方便，而是看见公
厕前面有人卖毛笔。

他喜欢写毛笔字，字写得一
般，不好，也不丑，更谈不上有什
么风格，除了过年过节给自家写
几幅对联，从没派上别的用场，
但他就是喜欢写，一天不写，生
活中就像少了点什么。

写字很费笔。
如今的毛笔很贵，在这个小

城，去文具店买一支毛笔，质量一
般的也要一二十元，稍好一点的，
要三四十元，再好一点的，就要百
把元了。再贵的笔，写上几个字，
就掉毫，写一个字掉一根，没写上
几天，笔就成了秃笔，只好再去
买，买得老婆经常给他脸色看。
现在他看见地摊上的毛笔，就想
买几支，他晓得地摊上的毛笔不
会比文具店卖的毛笔好，但也不
会差得太远，价格却便宜得多。
只要你会砍价，五元钱就能买到
一支。他走向了卖毛笔的地摊。

快走近时，他又停住了，他
发现卖毛笔的摊贩脑子好像不
太正常，正在犹豫，摊贩朝他招
手：“买毛笔？”脸上露出了笑容，
看上去又很正常。

他消除了顾虑，也笑笑，没
有说话，拿起一支大号毛笔看。
笔管不错，紫褐色，上有阴刻白
字，很亮，标价80元。看了大号
笔，又拿起一支小号笔，笔管同
样不错，标价 20 元。他说：“这
支大号笔，我 20 块买下。”摊贩
说：“20 块买不到，至少 40。”他
说：“20。”摊贩见他态度坚决，松
了口，说：“30。”他举起那支小号
笔，说：“小号笔我买四支，10块
钱一支，大号笔买一支，20 块，
你卖不卖？”摊贩在心里算了一
下，觉得没有吃亏，成了交。

他付了钱，发现有一支小号
笔没有笔帽，对摊贩说：“给我一
个笔帽。”摊贩有些疑惑，他带来
的货都成套，一支笔一只笔帽，
不会多，也不会少，怎么这支笔

没有笔帽呢？摊贩心里疑惑，嘴
上没说什么，拿了一支有笔帽
的，把那支没有笔帽的换了回
去。他出门时没带包，也没想到
向摊贩讨一个小塑料袋，用手拿
着那几支笔，回家里去。

买毛笔的事本来就这么结
束了，这么结束了也就平安无
事。可走过去很远了，他突然发
现了一个问题，有支小号笔上套
了两个笔帽，原来他在看那支小
号笔时，摘下笔帽，顺手插在这支
小号笔上，而他和卖笔人都没看
出，都以为少了一个笔帽，就多拿
了一个。他多拿了一个笔帽，摊
贩那边就少了一个笔帽，笔就不
好卖了。他连忙返了回去，要把
这个多了的笔帽退给摊贩，砍价
归砍价，但不能多拿人家的笔帽。

他回到到摊贩面前，把笔帽
退给摊贩。摊贩没有表示感谢，
眼睛却盯在他拿笔的手上，说：

“你怎么拿了四支小号笔。”他说：
“我买了四支小号笔，当然是四支
啊。”摊贩说：“你还要给我10块
钱。”他吃惊了，说：“一支大号笔
20块，四支小号笔40块，我不是
给了你 60 块了吗，怎么又要 10
块？”摊贩说：“大号笔30块，我当
时没看清你拿了四支小号笔。”

他生气了，怎么遇到了这么
不讲理的摊贩，转身就走。可摊贩
竟追了过来。很快，有人围过来
了，他向大家解释是怎么回事。围
观的人群中有人说摊贩，人家多拿
了一个笔帽都返回来退还你，怎么
会多拿你的笔？可摊贩仍旧纠缠，
说：“不给10块，给5块也行。”围观
的人也看出来了，摊贩的脑子有点
不正常，就劝他：“莫跟他做一样

了，他的脑壳有点左。”左是这里的
方言，意思是不正常。

他是个爱面子的人，不想让
人看把戏，便掏出5元钱，给了摊
贩。摊贩满意地走了，他心里却
很懊恼。回到家里，老婆见他买
了好几支毛笔，脸色又阴了下
来。他向老婆解释，这笔是怎么
买的，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善良没用啊，善良也招来烦恼。”
他以为老婆会同情他，谁知

老婆把眼一瞪，说：“你这叫什么
善良，你这是傻。”

他惊讶地盯着老婆，说：“他
的脑子不太正常，我不能跟他做
一样。”

老婆数落他：“你的脑子更不
正常，一个笔帽也值得返回去退？”

他说：“我多拿了笔帽，人家
那支毛笔就不好卖了。”

老婆又瞪了他一眼，说：“你
的心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砍价？”

他说：“砍价归砍价，多拿就
要不得。”

老婆说：“又不是贵重东西，
一个笔帽算什么？”

他说：“诚信不分贵贱。”
老婆懒得和他斗嘴了，拿起

一只杯子，往杯子里倒了一杯热
水，把他买回的毛笔放在热水里
浸。一会工夫，毫毛就散开了，
老婆用手轻轻一捋，就捋脱了几
根毫毛，再一捋，又捋脱了几
根。他傻眼了，这笔怎么搞的，
一个字都没写，怎么就脱毫了？

“你讲诚信，人家没跟你讲
诚信，今后还讲不讲诚信了？”老
婆恨不得把那几支毛笔都折断。

他望着差点被老婆捋秃了的
毛笔，嘴巴嗫嚅着，自言自语地
说：“宁肯人负我，我不能负人。”

◆百味斋

一 只 笔 帽
（小小说） 龙会吟

持续多年的晚睡或者熬
夜，我已经越来越感觉到精力
上的艰难——类于青蛙拉犁的
力不从心。至于睡觉不足对于
相貌上的摧残，我倒不怎么在
意，从来没有漂亮过，也就没有
美人迟暮的惊心。

为了能够寿比南山，我给
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十一点前
必须睡觉。我要一个酣畅淋漓
的睡眠，一个物我两忘的夜，一
个清爽干净的自己。

夏天的夜深人静，完全来
得没有一点提防。仿佛夜幕才
挂上来，万家灯火才点起来，便
已经到了该上床的时候了。说
好的十一点，常常被拖延成十
一点半，再看一眼手机，就拖到
了十二点，晚上的时间像骑了
十二匹骏马，比白天更是匆匆。

今天晚上其实是没什么事
的，无挂无碍，安宁自适，按时
睡觉不成问题。扭头忽然看见
囡还缩在床角落里看书，劈手
夺了扔进垃圾桶。囡气呼呼的
带点幸灾乐祸地说：“反正扔的
是你自己买的书。”

我当然要骂回去，把她的
缺点细致地数落了一遍，没听
见回嘴，她睡着了。

已经十一点半了。睡觉，
我命令自己。

宽袍大袖地躺在床上，开
始数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
羊……房门好像忘记打倒锁
了，假期中学校是座空城，不敢
马虎的，于是又起来去打倒锁，
一摸，是锁好了的。

重新躺回床上，我警告自
己，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事情，只
能想着睡觉这一件。

仰面躺着，不舒服；侧卧

着，不舒服；趴着，更不舒服。
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怎么就那
么难呢？已经忘记数到第几只
羊了，只得从头再来。

一只蝉扑进来，在蚊帐上、
墙上乱撞。我没办法无动于
衷，开了灯，费了两三个回合才
抓到它，它奋力挣扎着，向着九
阴白骨爪外求生。要是平时，
我就踩死它了。但是现在满镇
男女老幼都在抓蝉吃，蝉蛹、成
蝉通通都吃，我怜惜它劫后余
生的不易，便把它扔到了窗户
外面，它往下一坠，又腾空而
起，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

我忽然想到了《塔铺》这篇
文章，似乎作者是刘震云。里面
提到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
个学生饿得没有办法，便偷偷地
烧蝉蛹来吃，这是一个充满饱腹
的幸福感和混合了类于乞讨的
羞耻感的过程。大概在那个年
代的人看来，再怎么穷，也不至
于吃蝉蛹这么恶心的东西。

今天，吃蝉蛹却成了一种
美食上的追求。竹林里的灯光
明明灭灭，那是人们在捕捉蝉
蛹。世事的轮回充满戏剧感。

忽然回过神来，说了不许
想一切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我
狠狠地掐了掐自己的胳膊，以
示处罚。看看手机上的时间，
已到十二点半。

重新数数：一只羊，两只

羊，三只羊……
越想集中精神数羊，越控

制不住思想的野马，它左冲右
撞，总是不安于在轨道上行
驶。脑袋中千头万绪，煮成一
锅粥。还没有洗的被子，下个
学期要交的读书笔记，还没有
完成的网上培训，一样一样跳
出来。窗户外面万籁俱寂，牌
桌上也曲终人散，应该很不早
了吧。再次看看时间，一点
半。我有点欲哭无泪，困头已
经错过了，我已经睡不着了。

与其这样翻过来覆过去地
烙大饼，不如起来看书，把涣散
的心思收拢来，这在于我，向来
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微信
上满屏尽是深度好文，但有深
度有可读性的好文并不多。还
有一些故意取个虚张声势、哗
众取宠，或者带了色诱的标题，
我是从来不看的。今天晚上运
气不错，一点开链接，就被吸引
了进去。等我看完的时候，是
三点一十五分，真要命。好在
我感觉到了沉沉的倦意，眼睛
发涩，脸上发庠。

重新数羊，不许想其它事情。
刚才看的那篇中篇小说，

情节一点也不腾挪跌宕，胜在
语言感染力强，我想起了苏童
和他的《妻妾成群》，再想起了
张爱玲的小说，谁说小说就是
只重故事情节的，他们的文章，

文采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不
然我不会那么喜欢。

打住，打住，数羊，我回过
神来。

不远处有鸡叫声了。老一
辈人总是习惯说鸡叫头遍，鸡
叫二遍。我不知道她们怎么分
清楚的，因为一旦有了第一声
鸡啼，那么别人家的鸡也跟着
附和起来，一唱一和，陆陆续
续，中间似乎没有明显的时间
隔断。

又没有专心致志地数羊，
我生起自己的气来，四点半了，
还要睡不睡？不许想事了。

似乎是朦朦胧胧要睡过去
了，我几乎已经拉着周公的手
了，快要不记得这个世界了。
囡像梦游一样，神志不清地爬
起来，摇着我，要我陪她上厕
所，厕所在一楼的尽头，她小时
候倒是不要陪的，自从知道世
界有坏人和有鬼之后，一定要
陪着才肯去的了。天空没有月
亮，但星光格外姣好，俊秀。

夜，总是比白天含蓄温婉
许多。白天是豪放派，夜是婉
约派。白天是一匹烈马，夜是
一只灵兽。

我的毛病是一旦睡眠被中
止，再也没办法继续睡下去了，
而夏天到了五点半钟，就已经东
方发白。晨练的人，咚咚地从窗
户下面跑过，他们神采奕奕的生
命状态，让我羡慕和赞赏。

在水笼头下一遍一遍地洗
脸，仍旧是没洗脸的感觉。出
门朋友瞧了瞧我的脸色，替我
数一数鱼尾纹，笑问：是相思成
灾，还是纵欲过度？

真的都没有，是我的羊不
好数。

◆樟树垅茶座

失 眠 者
楚木湘魂

这是酉水一条支流借母
溪的上游。

是夏末秋初时节，溪水
已然瘦身，我们所游玩的这
一湾，溪水侧身于那一边的
山崖静静流淌，给这一边让
出了大片卵石滩。同伴们在
卵石滩上嬉闹了一阵，就下
水玩闹。水不深，但杜甫说

“在山泉水清”，而清水里融
着蓝天青山的影子，那当然
如绿玉琼液一般了。在这样
的水里打水仗，扎猛子，游
泳，算得上一种享受。

我没有参与，觉得沿溪
岸走走，是另一种享受。

来这里时我已听同伴介
绍过“借母溪”的来历。不知
何年何代，永顺县县令升任
长沙知府，带着母亲去赴任，
抬知县母亲的轿夫走到这一
段路上累得趴下来了，路实
在陡峭啊。知县别无他法，
只得在溪边建一座小木屋，
把母亲寄居于此。于是无名
小溪就有了名字：寄母溪。
木屋附近伶仃着一个樵夫
——一个年轻的土家汉子，
见知县母亲那样孤苦，就

“借”老人做母亲，让老人有
了依侍，也让自己获得母
爱。于是寄母溪换了新名：
借母溪。

我很喜欢“借母溪”，它
多有人性味！多有人情味！

溪岸是卵石路，路右是庄
稼地，路左不高的溪崖上蓬勃
着藤蔓、荆条，杂花或盛开或
谢落，时而有鸟儿从中飞出，
雄飞雌从，不，可能是母飞雏
从。嘿，我脚下的路，也许就
是那位樵夫和母亲常走的
路。这样一猜想，心里就漫起
一种温馨。我放慢了步子。
哦，前面的地里，有一位老大
娘在摘西红柿，我心里笑着
说，母亲，我看见了。我正想
和她打招呼，她却先开了口：

“是来玩的吧，借母溪欢迎
啊！”微微凹陷的眼睛里溢出
慈祥。又递一颗西红柿给我，
说好吃。高情难却，我双手接
了，并立马啃一口，嗯，甜！

告别“母亲”，我往回走

到先前的溪滩上，同伴们有
的已经在捡“奇石”了。我也
想碰碰运气。于是寻寻觅
觅，捡起一个，审视一番，丢
掉，捡起一个，审视一番，丢
掉……又捡起一个，没有丟
了，是麻灰色，形状如一个
鱼，只是尾巴稍短；一拃多
长，最宽处一只手握不住，有
一点点“奇”；翻过来看另一
侧，眼睛一亮，是大奇啊！这
一侧的中央，印着这个鱼的
侧面的相似形，不，是印着还
是无缝镶嵌着，镶嵌了多深，
不知道；橙红的颜色，比例是
四比三的样子。拿到水里洗
洗，麻灰变成蓝靛，橙红变成
深红。我给同伴们看，都说
是奇石。有的还说只怕是怀
孕的鱼的化石。嘿，有怀孕
的鱼吗？奇石，就要命个名
啊。我把玩着，摩挲着，突然
一个名字带着水花喷出来：
母子石！母亲肚子里，怀着
一个孩子！

我和另外两个是来酉水
电站作客的，电站一些职工
假日里喜欢到这借母溪上游
来玩，这一次他们也邀我们
三个来了。和往常一样，这
次也要在这里吃饭。待从溪
滩走到溪边小村的一户人家
里，我发现，给我们做饭的，
就是在溪边的地里赐我西红
柿的老大娘。同伴有的劈
柴，有的帮老人摘菜，大有一
家子的味道。闲聊中我得
知，老大娘为人良善，村里村
外口碑极好，但儿子出外打
工多年未回，也有被“寄居”
的感觉，家境也较贫困。他
们在老人吃饭，主要菜肴是
带了来的，只须老人提供一
些蔬菜；当然会给老人较丰
厚的报酬，有资助的意思。

我把玩、摩挲着母子石，
越想越觉得有意思。这母子
石，产自借母溪，母亲，不管
是亲生的，还是借来的，心里
总是揣着儿子。生而为人，
总是有母亲的，照理说母亲
不要借，但特殊情况下，还可
以借一个母亲，以获得母亲
的慈爱，以尽人子之孝。

◆旅人手记

母 子 石
黄三畅

又回到那棵树下
那是风的信子
一幅生动的画
轮廓简单
宁静致远
一种思想的深度
依然是那枝寂寥的青梅

你的随手与抬眼
都不再是从前
突然想起
对面那条深不可测的

河流
吞噬着一个又一个人生

而我只能试着揣摩这
夜的温度

与大地对视
有些诚恐诚惶
谁能挥舞铁锹铲出金子

谁又能将一块冰冷而
生硬的石子回到原点

这不是收获的季节
我当然懂得
那些闪光的金黄
是大地的怜悯与施舍

我只能寻找属于自己
的田园

那棵树已不见
一切面目全非

那 个 垦 荒 的 田 园
它在远方

打开厚重的窗棂呼吸
泥土的遥远

大地苍茫
夕阳下的躬耕
带着血色黄昏

◆湘西南诗会

寻找我的田园
袁姣素

北塔 雷洪波 摄


